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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立国之基，其高质量发展对保障粮

食安全、推动城乡融合、支撑现代化建设意义

重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意味着我国农业需要在规模、结构、

效益、功能、竞争力等方面实现新发展。当前我

国农业仍面临要素错配、人力资本短缺、资源

约束与观念滞后等挑战，这些系统性障碍不仅

制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更凸显破解“大

国小农”困局的现实紧迫性。在此背景下，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实现“大国强农”战略的根

本出路[2]，因而从该视角探讨农业经济发展促

进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多运用思辨方式或传统计量模型

探究中国农业经济驱动路径，[3-5]聚焦于单一要

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却常常忽视各

要素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在农业不同发展

阶段的动态变化，在阐释农业经济复杂系统与

多层次发展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

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从新质生产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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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核心议题，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要素驱动效应，对多要素组态机制及动态演化规律的揭示尚不充分。基于

新质生产力视角，整合2013—2022年中国31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汇总型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系统探究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组态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其一，新

质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单一要素均非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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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跃升型”为贯穿2013—2017年与2018—2022年的主导轨迹，而“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

型”“劳动资料主导型”呈现混合演化特征；其四，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侧重“劳动

者技能驱动的组合跃升”，主销区路径更具市场导向多样性，产销平衡区则综合生产与市场双重

需求。研究结论为解析农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提供了组态视角，亦为差异化培育农业新质生产

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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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角度，探究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农

业劳动资料等因素，如何共同推动中国农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当前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

着手，对农业经济驱动路径的时间演进缺乏深

入剖析。考虑到农业经济系统所处环境复杂多

变，引入时间维度进行动态观测，对于揭示农

业经济驱动路径的演进规律极为关键。因此，

本研究将运用汇总型动态QCA方法，结合时间

序列数据，剖析中国农业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

驱动因素的演变特点，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

构建农业经济的动态发展轨迹。本文为理解中

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提供新视

角，同时为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研究框架与作用机理

（一）研究框架

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以创新为引领的先进生

产力特质，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与生产力

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性，

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它的生成机

制源自技术革命的重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

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

化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效能大幅提升，其中，全

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关键衡量指标。[7]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依赖劳动者、劳

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实体要素与科技的深度融

合。这种组合不仅是潜在生产力的激活，更是现

实生产力的转化与提升。[8]通过促进要素间的

精准匹配与系统性整合，实现生产力系统的整

体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智能型的新型农业

劳动者通过农业机器人，利用新型农业生产资

料对新型农业劳动对象进行改造，重构农业经

济发展新动能，这些要素共同促进了农业经济

的质效提升。因此，本研究从农业劳动者（劳

动者技能、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对象（生态

环境、新质产业）、农业劳动资料（物质生产资

料、无形生产资料）三要素组合跃升入手，构建

驱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见图1）。

 

农业劳动者

农业劳动对象

生态环境

物质生产资料

高水平农业发展

非高水平农业发展
前因组态

fsQCA
新质产业

无形生产资料

劳动者技能

劳动生产率 农业生产资料

图1   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视角下农业经济发展机理

（二）作用机理

1.农业劳动者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农业劳动者作为农业生产函数中的关键投

入要素，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9]在传统

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数量及其经验积累直接影

响着产出的规模。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

提出，对农业劳动者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现代农业发展更加注重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专

业技能和创新能力。首先，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提

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科技进步和农业

现代化的推进，对农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农业劳动者要掌握智

能设备操控及数据分析技巧，以适应智慧农业

等新型模式。[10]另一方面，农业劳动者的创新能

力是驱动农业持续进步的核心条件。在新质生

产力体系中，农业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还是创

新主体。[11]他们需通过持续学习与实践，探寻新

的种植养殖方式、农产品加工工艺等，以此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另外，农业劳动者的

职业化进程是增强农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伴

随农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迈进，职业化的

农业劳动者能更有效地契合市场需求，提供高

品质的农产品与农业服务，强化农业的市场竞

争力。[12]最后，农业劳动者的全方位发展是达成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农业劳动者的全方位

发展，不仅涵盖技能与知识层面的提高，还涉及

农民群体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践行，

这对确保农业长期稳健发展意义重大。

2.农业劳动对象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农业劳动对象涵盖土地、种子、农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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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进程里被加工、改造或服务的客体

的范畴。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业劳动对象

的品质与多样性，直接关乎农业生产的效率及

效益，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升农

业劳动对象的质量，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根

本。优良的种子、肥沃健康的土壤以及科学的

种养殖方式，能大幅提升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契合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13]其二，农

业劳动对象的创新，是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核

心。借助育种技术、生物技术等方式，能够培育

出新的农作物品种，增强作物的抗病能力、适

应能力以及营养价值，进而提升农业抵御风险

的能力与市场竞争力。[14]其三，实现农业劳动

对象的多样化，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农业

功能的重要方式。随着消费者对健康、营养、特

色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发展多样化的农业劳动

对象，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农业

附加值。其四，对农业劳动对象进行可持续管

理，是保障农业长远发展的必备条件。[15]合理

运用并保护土壤、水资源等农业资源，对维持

生态平衡、增强农业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3.农业劳动资料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农业劳动资料包括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

具、机械、设施等。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农业

劳动资料的现代化、智能化对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显著作用。[16]一是农业

劳动资料的技术进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

键。先进农业机械和自动化设备能够替代传统

的人力畜力，大幅提高耕作、播种、收割等环节

的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二是农业劳动资料的

智能化是实现精准农业的重要手段。借助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智能农业设备能

够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精确控制与管理，提

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三是农业劳动资料

的创新是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的动力。新型农业

设施、生物技术应用等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新

可能，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空间。[17]四是农业劳

动资料的绿色化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条件。发展节能环保的农业机械与设施，减少

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是保障农业长期稳定

发展的重要方向。

综上，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农业劳

动资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和

高质量发展。通过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与创新

能力、优化农业劳动对象质量与多样性以及更

新和智能化农业劳动资料，可有效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鉴于中国农业经济驱动路径的复杂性与动

态性，传统静态QCA分析方法已不足以全面解

析其中蕴含的复杂因果机制。因此，本研究借

鉴时间序列定性比较分析（TSQCA）方法中汇

总型QCA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时间序列数据转

换为QCA可处理格式，再进行组态分析。[18]为

避免清晰集处理方式可能导致的案例丢失等问

题，本研究最终选择汇总型fsQCA方法。该方

法综合考量时间维度的影响，并借助集合论中

的交集概念来解析复杂因果交互作用，尤其适

用于剖析中国农业经济驱动路径的复杂因果关

系。[19-20]此外，为深入追踪和分析驱动路径的

时间序列变化，本研究通过多时段比较分析，

以揭示农业经济驱动路径在不同时段的演进特

征与趋势。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数

据覆盖2013—2022年（对应党的十八大至十九

大期间的关键发展阶段）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

汇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观测值并进行统一校准

赋值，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截面数据静态观测

的不足。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等（详见表1）。

（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结果变量 

农业经济发展（ngdp）。借鉴张益和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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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研究，选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代理指

标，该指标综合了种植、畜牧、渔业等多个子行

业的产出，全面反映了农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和

经济贡献。[21]另外，此指标不仅揭示了农业生产

的总量和增长趋势，还间接体现了生产效率和

技术进步。需要说明的是，在QCA方法中，本文

出现的高水平农业发展和非高水平农业发展概

念并非一个绝对的、预设的标准，而是基于结

果变量的隶属度来区分的。具体来说，以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代理指标，通过模糊集校准

方法，将各省份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转化为模

糊集隶属度值。隶属度值越高，表示该省份的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接近高水平农业发

展的状态；反之，隶属度值较低的省份则处于

非高水平农业发展的状态。

2.前因变量

学者根据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及其生

成机理，构建了不同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

标。[22-25]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

力三要素进行指标分解与构建，并用熵值法测

算得分，作为前因条件的代理指标（见表1）。

劳动者技能（ws）。包括劳动者受教育程度

和农村技术人员受培训比例两个指标。

劳动生产率（lp）。由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和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两个二级指标构成。

生态环境（ee）。包含绿色环保和污染治理

两个二级指标。

新质产业（nqi）。包括农业产业、创新情况

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三个二级指标。

物质生产资料（mmp）。包括传统基础设

施、数字基础设施及能源消耗三个指标。

无形生产资料（imp）。包括创新投入和数

字化水平两个二级指标。
表1   农业新质生产力前因条件具体指标构成

3.变量校准

本文 采用了直接 校准 法。参照 Fi s s的研

究，[26]为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设定了完全隶属

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这些点分别对应

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95%、50%和5%分位

数。校准中对临界值加0.001处理以避免案例

丢失，确保结果稳健性。具体的变量校准锚点

详见表2。

三、实证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利用fsQCA4.1软件执行必要性分析，相关

三要素 结果和条件变量
锚点 面板数据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农业劳动者 高水平经济发展(ngdp) 6837.486 2794.927 312.001 128 9672 3244 2944 2316

劳动者技能（ws） 0.616 0.120 0.034 0.000 1.000 0.191 0.083 0.253 

农业劳动对象 劳动生产率（lp） 0.688 0.294 0.101 0.000 0.959 0.336 0.291 0.215 

生态环境（ee） 0.650 0.464 0.236 0.007 0.919 0.448 0.485 0.233 

农业劳动资料 新质产业（nqi） 0.316 0.021 0.009 0.000 0.994 0.074 0.021 0.174 

物质生产资料（mmp） 0.497 0.165 0.102 0.054 0.636 0.210 0.156 0.132 

无形生产资料（imp） 0.636 0.112 0.018 0.004 0.950 0.200 0.118 0.216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结果详见表3。若某一条件的必要性一致性得

分超过0.9的阈值，则该条件可视为引致特定结

果的必要条件。[27]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高水平

农业发展还是非高水平农业发展情境下，所有

准则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方式 属性

农业
劳动

  者

劳动者
技能

受教育程度 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 正

农村成人技术
培训比例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结业生
数量/乡村人口数量 正

劳动
生产率

第一产业人均产值 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正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农业
劳动
对象

生态
环境

绿色环保 森林覆盖率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正
正

污染治理 农业COD污染排放占比/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农业氨氮排放占比/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负
负

新质
产业

农业产业
创新情况

农林牧渔服务业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农业专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正
正
正

农业
劳动
资料

物质生
产资料

传统基础设施 农村公路里程数/乡村人口 正

数字基础设施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乡村户数
每平方米光缆线路长度

正
正

能源消耗 农林牧渔业能源消费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村人均用电量

正
负

无形生
产资料

创新投入 农业科技从业人员数
农业R&D投入存量

正
正

数字化水平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投资指数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移动支付指数

正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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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鉴于“天然缺口”现象，参照张明与杜运周

的研究[28]，将原始一致性标准设为0.8，PRI一致

性标准设为0.7，并将案例出现的最低频数设定

为1。进一步，本文依据中间解与简约解的逻辑

关系识别组态结果（见表4）。在分析过程中，

中间解与简约解中均存在的条件被识别为核心

条件，而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则视为边缘

条件。表4中展示的路径H1-H7之所以被认为是

“高水平农业发展”的驱动路径，是因为这些前

因条件的组态在实证分析中表现出足够高的“一

致性”数值，意味着这些组态能够稳定、可靠地

引致结果变量的高隶属度得分，即实现高水平农

业发展。同理，路径L1-L4被识别为“非高农业发

展”的路径，是因为它们对于结果变量的“非集”

（即~ngdp，非高水平农业发展）表现出足够高

的一致性。

考察的前因条件均未达到必要条件的判定标

准。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单一前因条件是引致

高水平或非高水平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表3   必要性分析结果

高水平农业发展 非高水平农业发展

条件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fsws 0.538 0.622 0.599 0.671 

~fsws 0.715 0.648 0.663 0.582 

fslp 0.626 0.675 0.585 0.611 

~fslp 0.640 0.614 0.689 0.641 

fsee 0.726 0.771 0.520 0.536 

~fsee 0.563 0.548 0.778 0.734 

fsnqi 0.759 0.739 0.637 0.601 

~fsnqi 0.590 0.626 0.723 0.744 

fsmmp 0.514 0.601 0.562 0.638 

~fsmmp 0.691 0.619 0.649 0.564 

fsimp 0.726 0.793 0.454 0.481 

~fsimp 0.525 0.498 0.805 0.740 

（二）充分性分析

运用fsQCA4.1软件对农业经济发展驱动组

态路径进行充分性分析。在分析真值表构造环

表4   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组态结果

前因条件
高水平经济发展 非高水平经济发展

H1 H2 H3 H4 H5 H6 H7 L1 L2 L3 L4

劳动者技能（ws） □ □ ● □ ● □ ▲ ▲ ⓧ
劳动生产率（lp） ⓧ ● ⓧ ● ● ⓧ ⓧ □ □ ●

生态环境（ee） ▲ ▲ ▲ ▲ ▲ □ □ □ □
新质产业（nqi） ● ⓧ ● ⓧ ● ▲ ▲ ⓧ

物质生产资料（mmp） ⓧ ● ● ⓧ ⓧ ▲ ▲ ⓧ ▲

无形生产资料（imp） ▲ ▲ ▲ ▲ ▲ ▲ ▲ □ □ □ □
一致性 0.990 0.944 0.943 0.973 0.876 0.935 0.971 0.855 0.860 0.810 0.901 

原始覆盖率 0.375 0.343 0.272 0.319 0.259 0.327 0.281 0.320 0.226 0.256 0.191 

唯一覆盖率 0.033 0.006 0.008 0.048 0.018 0.018 0.037 0.079 0.010 0.104 0.037 

总体覆盖率 0.605 0.476 

总体一致性 0.897 0.822 

注：▲或●表示该前因条件存在；□或ⓧ表示该前因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存在与否与结果无关紧要；▲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
缘条件。下同。

结果显示，共识别出6条高水平农业经济

驱动路 径，可归纳为四 种驱动 模 式，分 别 命

名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生产率提升

型”“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劳动技能提高

型”“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型”以及“无形

资料主导下的组合跃升型”。其中，“劳动资料

与劳动对象并驱生产率提升型”包含路径H2和

H5；“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劳动技能提高

型”包含路径H3和H6；“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

并驱型”包含路径H1；“无形资料主导下的组合

跃升型”包含路径H4。表4同时表明，在所有驱

动路径中，无形生产资料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说明农业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在现代农业经

济发展中的关键驱动作用。是四种驱动模式对

比（见表5）。
表5   四种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驱动模式比较

1.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生产率提升型

该模式包含两条路径H2和H5。路径H2显

示，高生态环境与无形生产资料为核心，非高

驱动模式 关键驱动要素 特征属性 适应情境 典型省份

劳动资料与劳
动对象并驱生
产率提升型

物质生产资料 
无形资料

机械化投入提
升劳动生产率

机械替代劳
动力的转型期

福建、江西、
广东

劳动资料与劳
动对象并驱劳
动技能提高型

劳动者技能 
传统生产资料

人力资本替代
效应显著

产业升级中的
技能缺口期

四川、河南、
陕西、浙江

劳动对象与无
形资料并驱型

生态环境 
无形资料

生态治理增强
价值创造能力

环境敏感型
农业区域 湖南、广西

无形资料主导
组合跃升型

数字技术 新
技术产业集群

创新要素组合
升级

数字基础设
施成熟区域 江苏、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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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能与高新质产业为辅助的组态可驱动

高水平发展。表明即便劳动者技能和劳动生产

率相对不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无形生

产资料作为核心支撑，结合新兴的新质生产力

产业发展，也能驱动高水平农业经济。此路径

凸显了生态优势与科技赋能的基石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传统人力和效率要素的不足。路

径H5显示，高生态环境和高无形生产资料为核

心，高劳动生产率、非高新质产业与高物质生

产资料为辅助条件的组态亦能引致高水平农业

经济发展。说明即使在新质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的情况下，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物质投入组合，也

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比H2和H5可见，在共同

拥有“高生态环境”和“高无形生产资料”核心

驱动力的基础上，高水平农业发展可以通过不

同的要素组合实现。或是依靠新兴产业补充相

对较低的劳动效率和技能（H2），或是依靠较

高的劳动效率和物质投入弥补新兴产业的不足

（H5），体现了要素间的替代与补偿效应。

此模式的典型代表省份有福建、江西与广

东，它们的实践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该模式的特

点。举例而言，福建省近些年来着重于现代农业

生物技术、绿色智慧农业等范畴，加强科技攻

坚、成果转化以及种业创新，这反映出对无形生

产要素和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同时借由技术

革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江西省借助

推行精量育秧技术以提升效能，发展“一县一

品”特色产业，实施“百千万工程”等举措，呈现

出技术运用、产业培育与效率提升的融合；广东

省则看重科技创新的应用，规划重点学科集群，

并且将种业创新提升到战略层面，彰显了以科技

创新为驱动力、培育新质产业的积极作为。

2.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劳动技能提高型

该模式涵盖路径H3与H6。组态H3指出，以

高生态环境与无形生产资料为核心，在搭配高

劳动技能却物质投入欠缺的情形下，依然能够

推动高效发展。这意味着基于生态与科技，高

技能劳动者成为关键的推动力量，即便劳动生

产率较低、物质投入不足，凭借人力资本优势

仍可达成高水平发展。组态H6则表明，高劳动

技能与高新质产业能够弥补物质方面的短板，

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这说明在高技能人 才

推动的基础上，结合新兴产业的发展，即便物

质资料投入不高，也能进一步稳固并提升农业

发展水平。对比H3和H6，二者皆以“高生态环

境”“高无形生产资料”以及“高劳动者技能”

作为核心驱动力，突出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人力

资本的核心地位。不同之处在于，H3路径更多

依靠单纯的人力资本优势来弥补生产率与物质

投入的不足，而H6路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质

产业发展这一驱动力。

该模式的典型省份有河南、四川、陕西以

及浙江。这些省份的实践展现出该模式的部分

特性。比如，河南省推行“凤归中原”工程吸引

人才，完善服务体系、优化产业体系，重视人才

与产业的融合；四川省借助“千园建设”行动升

级基地、重塑品牌，并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以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体现出对产业升

级以及人力、服务支持的关注；陕西省在种业创

新领域成绩斐然，并且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与

推广；浙江省从战略高度强调科技引领，实施重

点研发计划，组建种业集团，专注于技术突破与

高技能人才培育。

3.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型

该路径包含组态H1，结果表明，即使劳动

技能与效率不足，高生态环境与科技创新的协

同仍能引致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该路径强调

了生态环境和无形生产资料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的核心作用。良好的生态基底与先进的无形资

本相结合，即使传统的人力与效率要素不占优，

也能通过新兴产业的带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该模式的典型省份是湖南和广西。实践表

明，湖南省有针对性地提升了农机装备水平，推

进农机向制造智能化、产品智慧化、操作无人

化方向发展。同时，推动农机服务由粮油作物向

农林牧渔业全面拓展。此外，还整合教育培训

资源，建设综合培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农民

田间学校等，形成引导农民终身学习的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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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显示了对人力资本和科技的重视。广西

壮族自治区致力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例如，在河池大化瑶

族自治县雅龙乡宏伟村，广西移动帮扶村村“两

委”落 实“田长制”，通过政 策引导、服务促

进、技术带动、新政策新知识宣讲，聚焦当地春

耕生物育种，为当地农业现代化走在前贡献移

动力量。

4.无形资料主导下的组合跃升型

该模式包含路径H4。其组态显示，科技创

新为核心，结合高效生产与全要素投入，可实现

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此路径的核心驱动力是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等无形生产资料，

并结合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新兴产业发展和

物质投入，即便劳动者技能相对不高，也能实

现整体跃升。体现了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技术

与知识要素的主导作用，能够有效整合其他生

产要素，共同推动农业经济实现质的飞跃。

该模式典型省份是江苏和湖北。例如，江

苏省强调“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建设创新平

台，加大研发推广力度，并聚焦智慧农业、绿色

农业，推动农机智能化，其策略高度契合H4模

式中以无形资料为核心，整合高生产率、新质产

业和物质资料的特点；湖北省作为“千湖之省”

和“鱼米之乡”，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通过引入

智能农业技术装备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显著提

升了生产效率，与H4路径中高无形资产、高劳动

生产率、高物质生产资料的组合特征相符。

5.非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

表4同时呈现了4条引致非高水平农业经济

发展的组态路径（L1-L 4）。分析这些路径可

知：路径L1、L2和L4共同指向低无形生产资料

和低生态环境条件，说明是导致非高水平农业

发展的关键组合因素；路径L3则显示低无形

生产资料和低劳动生产率的组合同样会引致

非高水平农业发展。上述“缺席”型路径反向

印证了高水平发展路径的结论。即无形生产资

料的缺失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

生态环境的恶化或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也是关键

制约。因此，进一步强调了持续投入科技研发、

采纳新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及保护生态环

境、提升劳动效率是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的关

键途径。

（三）稳定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将原始一致性

阈值从0.8提升至0.85，并重新进行组态分析。

结果显示，新得到的高水平农业发展组态路径

均为原结果的子集。[28]表明本研究识别出的驱

动路径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四、多时段比较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复

杂的组态特征，为进一步揭示驱动路径的动态演

化轨迹，本文依据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召开

的关键时间节点，将研究时段（2013—2022年）划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3—2017年）和第二

阶段（2018—2022年），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多

时段比较分析[29]。每个阶段均独立进行必要性

分析与充分性分析。鉴于篇幅限制，本部分仅呈

现各阶段识别出的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驱动路

径结果（见表6），其余分析结果留存备查。

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2013—2017年），

识 别 出 的 7 条 高 水 平 发 展 路 径 中，有 4 条

（H14-H17）以高无形生产资料为核心条件之

一；而在第二阶段（2018—2022年），识别出的

6条路径均以高无形生产资料为核心条件。进一

步印证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在推动农业经济持

续发展中日益增强的关键作用。对比两个阶段

的驱动模式构成可以发现：第一阶段（2013—

2017年）的7条路径中，根据其组态特征，有5条

路径可归类为“组合跃升型”，1条归类为“劳动

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型”，1条归类为“劳动资

料主导型”。第二阶段（2018—2022年）的6条

路径中，有3条归类为“组合跃升型”，1条归类为

“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型”，2条劳动资料

主导型路径。从动态演化趋势看，“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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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组合跃升型”在两个阶段均占据重要地位，

可能是主导型的演化轨迹。而“劳动对象与无

形资料并驱型”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模式则呈现

出混合或演变的轨迹。

五、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 在粮食生 产与流 通

格局中的功能定位 差 异，本文依 据国家 对粮

食主产区（13个）、主销区（7个）和产销平衡

区（11个）的划分，进一步探讨新质生产力要

素组合在不同功能区驱动农业经济发展的路

径是否存在异质性。本部分对这三类区域分

别进行了独立的QCA分析（操作步骤同前），

比较结果见表7。

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识别出2条高水平

农业发展驱动路径（H21，H22）。根据其组态

特征，这2条路径均以高劳动者技能为核心条

件之一，接近“新质生产力要素组合跃升型”。

表明在主产区，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技能以掌

握高效生产技术、管理模式、现代化农机操作

及科学种养方法，从而提高单产和整体效率。

表6   多时段结果比较

表7   粮食产销功能区结果比较

前因条件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H11 H12 H13 H14 H15 H16 H17 H21 H22 H23 H24 H25 H26

劳动者技能（ws） ▲ ▲ □ □ □ ● □ □ ● □ □
劳动生产率（lp） ● ● ⓧ ⓧ ▲ ▲ ▲ ▲ ▲ □ □ □
生态环境（ee） ▲ ▲ ▲ ⓧ ● ⓧ ⓧ ⓧ ▲ ▲ ⓧ ▲ ▲
新质产业（nqi） □ □ □ □ ▲ ▲ ▲ ▲ □ ▲ ⓧ ▲ ⓧ

物质生产资料（mmp） ⓧ ● ● □ □ ● □ ● ⓧ ⓧ
无形生产资料（imp） ● ● ▲ ▲ ▲ ▲ ▲ ▲ ▲ ▲ ▲ ▲

一致性 0.960 0.890 0.983 0.972 0.986 0.959 0.895 0.985 0.961 0.949 0.965 0.981 0.965 

原始覆盖率 0.307 0.331 0.304 0.244 0.328 0.227 0.205 0.330 0.317 0.302 0.177 0.364 0.211 

唯一覆盖率 0.022 0.047 0.046 0.037 0.045 0.025 0.004 0.043 0.017 0.043 0.012 0.030 0.003 

总体覆盖率 0.638 0.569

总体一致性 0.905 0.937

前因条件
粮食主产区 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

H21 H22 H23 H24 H25 H26 H27 H28

劳动者技能（ws） ▲ ▲ ⓧ ⓧ ● ▲ ▲
劳动生产率（lp） ⓧ ● ⓧ ⓧ ● ⓧ ● ●
生态环境（ee） ● ● ▲ ▲ ▲ ▲ ▲ ▲
新质产业（nqi） ⓧ ● ▲ ▲ ▲ ▲ ▲

物质生产资料（mmp） ● ● ⓧ ● ⓧ □ □ □
无形生产资料（imp） ⓧ ● ⓧ ● ● ▲ ▲

一致性 0.905 0.987 0.990 1.000 0.987 0.869 1.000 0.984 

原始覆盖率 0.238 0.259 0.304 0.359 0.237 0.339 0.322 0.288 

唯一覆盖率 0.091 0.113 0.140 0.198 0.146 0.156 0.126 0.092 

总体覆盖率 0.350 0.655 0.570

总体一致性 0.934 0.995 0.911

粮食主销区识别出3条高水平驱动路径（H23，

H24，H25）。其驱动模式呈现多样性，具体包

括“劳动对象主导型”“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

并驱型”以及“劳动对象主导的组合跃升型”。

表明主销区的农业高水平发展路径更侧重于与

市场紧密相关的环节。其新质生产力可能主要

体现在高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精深加工技

术上，以保障市场供应、满足消费需求，并通

过提升附加值来增强竞争力。产销平衡区识别

出3条高水平驱动路径（H26，H27，H28）。可

归类为“新质生产力要素组合跃升型”。分析

结果还显示，产销平衡区的高水平发展路径体

现了生产与市场的均衡考量，其新质生产力发

展综合了主产区和主销区的部分特点。这些地

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等方式，提升

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并致力于实现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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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利用2013—

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汇总型fsQCA方法，

从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三要素解析农

业经济驱动路径及其动态演化轨迹，主要结论

如下。

第一，必要性分析显示，新质生产力三要素

中的任何单一要素均非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必要条件。高水平发展是劳动者、劳动对

象和劳动资料这三大要素有效组合、协同作用

的结果。具体而言，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劳动

者，操作先进的劳动资料，作用于改良的、生态

友好的劳动对象，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

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系统性跃升，进而实现

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第二，综合整个研究时段，识别出四种主

要的高水平农业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一是“劳

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生产率提升型”，其核

心驱动在于高生态环境与高无形生产资料，并

与其他要素组合，可在劳动者技能或劳动生产

率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对应路径H2，

H5）。二是“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并驱劳动技

能提高型”，核心驱动在于高生态环境、高无

形生产资料和高劳动者技能，即使在劳动生

产率或物质投入不足时也能实现发展（对应路

径H3，H6）。三是“劳动对象与无形资料并驱

型”，核心驱动是高生态环境和高无形生产资

料，结合高质量产业，可在劳动者技能和劳动

生产率均不高时实现发展（对应路径H1）。四是

“无形资料主导下的组合跃升型”，以高无形生

产资料为核心，整合高劳动生产率、高质量产业

和高物质资料，即使劳动者技能不高也能实现

发展（对应路径H4）。

第三，动态与区域比较揭示。时间维度上多

时段比较显示，高无形生产资料作为核心条件

的驱动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贯穿两个发展阶

段。从演化轨迹看，“新质生产力要素组合跃升

型”是主导轨迹，而其他模式则呈现混合或演

变态势。

第四，对非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分析表明，低

无形生产资料与低生态环境的组合，以及低无

形生产资料低劳动生产率的组合，是导致农业

陷入低水平发展状态的关键风险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启示如下。

第一，方法论层面，本研究将汇总型动态

QCA方法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研究，拓展

了QCA方法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应用场景，有效

弥补了传统静态QCA分析难以捕捉时间演化特

征的不足。相较于侧重单一要素影响的计量模

型或深度有限的案例分析，动态QCA能够揭示

驱动农业发展的多因素并发的组态效应，并追

踪这些驱动模式随时间演变的轨迹，为理解农

业经济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和视角。

第二，区域发展层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实

施差异化的农业发展战略。各粮食功能区应依

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选择适宜的驱动

模式。粮食主产区应重点提升劳动者技能，推

广应用现代化农业技术与装备，持续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与规模效益。粮食主销区应着力构建

高效畅通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加强农产品

精深加工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提升市场响应

能力与产品附加值。产销平衡区应统筹生产与

市场，鼓励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等多元模式，在保障供给的同时，注重提升产品

品质、品牌价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要素协同层面，应系统推进农业新

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的协同发展。提升劳动者

应实施精准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计划，重点

强化劳动者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与应用能

力。优化劳动对象应加强种业创新（生物技术、

基因编辑等），培育推广适应性强、品质优良、

环境友好的新品种；同时，注重农业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修复，发展绿色、有机的生产方式。升

级劳动资料应加快引进与自主研发高效、节能、

智能的现代农业装备与设施，推动农业生产全

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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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策协调层面，应强化区域统筹，促

进协调发展。政策制定需超越单一区域视角，

依据各功能区的特点与发展需求，设计差异化

且相互协调的支持政策。对主产区加大技术研

发、推广与资金投入，强化高标准农田、水利等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

品供给。对主销区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支持冷

链等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对产销平衡区给予政

策激励，支持发展地方特色、高附加值农业，提

升其市场竞争力与区域品牌影响力。同时，建立

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促进技术、信息、人才等

要素合理流动，确保区域政策有效衔接，形成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第五，创新驱动层面，应全力推动科技创新

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一是强化研发

与转化。持续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深化产

学研用协同，畅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的通道。二是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广泛应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

术，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精准化、

智能化、网络化水平。三是构筑支撑体系。加

快建设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如国家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和专业化、社会化的科技

服务体系，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

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能，确保科技进步

有效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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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riving pat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Dynamic QCA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ZHANG Yuanji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a core issu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dvanc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single factors, while the revelation of multi-factor configuration 
mechanisms and dynamic evolution laws remains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integrates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nfigurational  paths and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eve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the aggregate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he study finds: First, single factors such as laborers, labor objects, 
and labor materials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not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high-leve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comes from the synergistic configur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econd, four effective driving models are identified, namel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driven 
by both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labor skill enhancement driven by both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co-driving by labor objects and intangible materials,” and “combination leapfrog driven by 
intangible materials”; Third, dynamic evolu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actor 
combination leapfrog type” is the dominant trajectory throughout 2013-2017 and 2018-2022, while the 
“labor object and intangible material co-driving type” and “labor material-led type” show mixe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ourth,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focus on 
the “combination leapfrog driven by labor skills,” main marketing areas have more market-oriented and 
diversified paths, and production-marketing balanced areas integrate both production and market demand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complexit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ifferentiated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ynamic QCA; driving model; 
factor configura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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